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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作品研究·邹联安专辑　主持人：湖南科技大学吴投文教授

［主持人语］邹联安，１９５８年生，湘西龙山县土家族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
诗集《流浪的情歌》《爱的疼痛》《邹联安诗选》《大地的隐痛》，长诗《逃亡者》，散文集《乡情悠悠》等。诗歌

入选多种重要选本，长诗《逃亡者》２００６年获世界汉诗艺术新诗金奖，散文《阿太的梦》２０１２年获中国最佳
散文创作奖，诗歌《假如我死了》２０１３年获全球华语诗歌编钟奖金奖。邹联安是湖南实力派诗人，其诗歌题
材多样，主题严肃，寓意深刻，具有鲜明的风格特色，在浪漫中透着忧郁，在灼热中蕴含悲悯，有“忧郁诗人”

之称。诗歌评论家李元洛称赞其长诗《逃亡者》：“有严肃的主题，激越的诗情，缤纷的意象，有欲掣鲸鱼碧

海中的胆识，也有抒情长诗所应具有的恢弘的气魄。”吴广平教授主编《终极救赎———邹联安诗歌解读》一

书，收录４０余篇关于其诗歌的评论文章。本期推出的邹联安专辑，特邀诗人本人和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
讨邹联安诗歌创作的主题内涵和风格特色，以期作为诗人个案研究推动学界对当代湖南诗歌研究的深化。

写作是一种快乐 

———散谈诗歌创作

邹联安

（湘潭市文学研究会，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回顾我的诗歌创作历程，我深切地感到写作是一种快乐。我把写诗当作一种修炼、一种领悟、一种传达、一种释放
的人生体验。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写诗没有半点功利色彩，我觉得诗歌与我有缘；诗歌能让我表达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能

抒发自己的快乐与忧伤；能揭示人世间的美与丑、虚伪与真实；能让人从绝望中找到希望。诗歌是一片净土，是一座能引人

洗心革面和忏悔人生的殿堂。于我而言，诗歌是灵魂的栖息地，我坚持按自己的既定方向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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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０８
作者简介：邹联安（１９５８－），男，湖南龙山人，湖南省湘潭市作家协会作家，研究方向为诗歌创作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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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高中毕业那年的早春，龙山县武装部在我
们洛塔乡（当时称公社）搞民兵训练，乡里召集了一

批青年民兵在乡政府一边劳作一边军训。当时我

因粉笔字写得不错，文章也算写得通顺，还有几分

文采，因此当上了宣传员。宣传员的主要任务就是

办黑板报，报道军训和劳动情况，以激励民兵们的

战斗激情。期间，我在黑板报上写的一首小诗被武

装部一位宣传参谋看到了，他大为赞赏这首小诗，

并通过他的关系把这首诗投到了《人民日报》的

“大地”副刊，后来还真的发表了，这让我兴奋了很

长一段时间。后来，我自己连投了好多次诗稿都石

沉大海了，这才让我冷了下来，认为那次发表诗歌

纯属偶然，或者沾了那位军人老兄的光才得以见报

的，从那以后，我只读诗而不写诗了。

上世纪８０年代，文学浪潮席卷中国大地，文学
湘军在神州大地傲然崛起，让每一个青年文学爱好

者都热血喷涌。当时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应

运而生，那时候我的确有一种写作冲动，后来仔细

一想，自己好不容易调进县政府机关，不如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积极争取进步，求一个一官半职的

好。说起来真的很俗气，但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很单纯。事实上并不是你想“进步”就能让你“进

步”的，有时候命运并不是抓在你自己手上，而是被

别人紧紧握着的，官场上我辈是很难混出名堂的，

只有文学还靠得住，你喜欢它，它就会亲近你。在

你不顺意的时候，它还会抚慰你的心灵。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省建委有一个内部刊物在
湘潭承办，要我担任该刊的责任编辑，这工作我很

喜欢。当时我从湘西调往湘潭不久，从那时起，我

便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字工作了。然而，那个时

候的文学热潮已经衰退了许多，尤其诗歌已完全被

边缘化了。许多诗人或去写小说，或去从事编剧，

或下海经商赚钱去了，诗歌坚守者或被人视为“死

脑筋”，或被人视为“神经病”。偏偏在这个时候，

我发了“神经病”，我选择了诗歌。在一边写散文的

同时，一边坚持了诗歌的写作。记得当时我把写好

了的一些诗歌寄给了北京一位非文学刊物的老主

编，请他提提指导意见，他在回信中轻描淡写地赞

美了我的诗歌之后，便大讲特讲诗歌已经没有读者

了，作为文学的一个载体已经走向了绝地。还说，

诗歌是激情的产物，是青年人玩味的文字大餐，并

列举了国内外众多在青年时期就声名大振了的诗

人名字，说我都已年近不惑难得成大器了，还是写

小说或者写剧本比较实在。他肯定是善意的，但我

并不苟同他的观点，我说我写诗没有半点功利色

彩，我觉得诗歌与我有缘；诗歌能让我表达内心深

处的思想情感，能抒发自己的快乐与忧伤；能揭示

人世间的美与丑、虚伪与真实；能让人从绝望中找

到希望。诗歌是一片净土，是一座能引人洗心革面

和忏悔人生的殿堂。诗歌是灵魂的栖息地。

我始终认为，人类社会有文学的存在就必然有

诗歌存在。曾经有一位写小说的作协领导说在未

来的文学发展进程中，诗歌会悄然消失的，取代它

的必将是小说和电视剧。当时我感到有些惊讶，尔

后则感到茫然，接着又生出几分愤怒之情，一个作

协领导怎么能说出如此荒唐的话呢？当场我就以

十分铿锵的语气回答了他：“你在说梦话，那是绝对

不可能的！”诗歌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学形式。《诗

经》中的诗其产生年代最早的距今已有 ３１００多
年、最晚的距今也有２６００多年，现在读来还是那样
清新感人，这足以证明诗歌的魅力和它强大的生命

力。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文学进程中诗歌不仅不会

消失，而且还会以其最强大的生命力、最具审美意

识的存在而存在，它永远扎根在人类文化的沃土之

中，永远安抚着人们的心灵，永远在人类精神史上

闪烁璀璨的光芒！

我始终这样想：在人类思维发展进程中，在人

类情感和生活的长河里，因为有了诗情、诗意、诗

性，才使我们的生命有了如此丰富的色彩，才使我

们的感情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才让我们变得如此

浪漫和潇洒起来。人类文学发展史已经证明，无论

是小说还是散文，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戏曲作品，

哪一种体裁的作品中只要富有了诗情、诗意、诗性

的特质，该作品就会更加丰满、更加具有美学价值。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一个人的生活缺乏诗情、诗意、

诗性，那么这个人一定很枯燥、很呆板、很无味；没

有诗情、诗意、诗性的人生，必然是一种木讷、刻板、

没有生命活力的人生，说严重点那只不过是木偶人

生，说重点那就是行尸走肉的人生；一个缺乏诗情、

诗意、诗性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民族，

一个缺乏完美灵魂的民族；一个没有诗情、诗意、诗

性的国度，一定是一个没有文化推动力的国度，一

个没有经济发展后劲的国度，一个精神家园荒芜的

国度，一个思想颓废、没落、终究会挨打的国度！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诗歌对文化的影响力，更有

理由相信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所以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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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联安：写作是一种快乐———散谈诗歌创作

直坚守诗歌写作。尽管诗歌给我带来不了实惠，但

她的高雅、她的美、她的灵魂救赎、她的高山仰止，

让我即使背负青天、孤行天涯也要永远拥抱她。

“朝闻道，夕死可也。”

我早期的诗歌写作是零碎的、偶一为之的小敲

小打。我的第一本诗集《流浪的情歌》就是在这样

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带着浓郁的传统色彩，小情调，

小格局，多是些风花雪月的东西，语言也只在散文

语言基础上稍加改造。后来，我自己开始慢慢否定

自己，否定以前的写作。第二本诗集《爱的疼痛》虽

有了些探索的痕迹，在题材上有了较大的拓展，视

野上也开阔了一些，但在当时的“口语诗”的冲击

下，在“口水诗”泛滥的那个年代（我不否认当时也

有较好的“口语诗”），我的诗歌写作有些茫然了，

我在想：这样写行吗？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观念日趋世俗，精神

迷茫，道德滑坡，人们在物质和金钱面前变得越来

越奴性起来，诗歌被边缘得再也不能边缘了，许多

文化垃圾挤占了诗歌应有的空间。一个浮躁的享

乐时代，制造了一个肤浅阅读时代；一个肤浅阅读

的时代，导致了一个文化缺钙的浮肿时代。人们已

经忘却曾经的荷马、屈原、李白、杜甫、但丁、歌德、

艾略特等，不再谈及《荷马史诗》《离骚》《神曲》《浮

士德》《荒原》之类的话题了，仿佛其人、其作品都

在悠远的天国而遥不可及！于是，诗歌这一抚慰人

类精神与灵魂，最能体现文学本质的艺术门类，被

遗忘，被抛弃，被肢解，甚至被亵渎。竟然连这样的

口水话也登上了诗歌殿堂：“问：你昨天晚上睡觉了

吗／答曰：睡了／问：跟谁一起睡的／答曰：跟老婆同
床共枕／问：睡得好吗／答曰：睡得像死猪一样／香死
了……”这难道不是诗歌的悲哀吗？！

当下摆在每一位诗人面前的神圣使命就是怎

样捍卫诗歌，捍卫诗坛这片神圣的精神领地！诗人

是激情的化身，是爱的赞礼师，是思想的传播者，是

灵魂的守卫者，是睿智的哲人和天才的预言家。我

的朋友、诗歌批评家吴投文教授曾经多次对他的学

生们说：“热爱文学是高尚的。”是的，热爱文学是高

尚的，崇尚诗歌更是高尚的。然而，我写诗并不是

因为高尚而写，更没想以诗歌来改变什么。我把写

诗当作一种修炼、一种领悟、一种传达、一种释放的

人生体验。诗歌写作是用语言文字参悟智慧，创造

和传播智慧；是用最深刻、最灵动的文字洞悉社会，

解剖人性；是一种与灵魂孤独对话的形式。这样一

种认识，提升了我对诗歌写作的信心与热情。后

来，我几乎放弃了散文和其他文体的写作，一直坚

持诗歌写作。也就在这之后，我的诗歌写作从一般

性的思考转向了对社会、对人性、对生命的思考；从

风花雪月及个人情绪宣泄式的写作转向了在大背

景、大命题、大格局下的深度写作。不过，这期间还

有个过渡期，就是在《邹联安诗选》的出版前后所写

的东西还是比较糅杂，主要表现在题材和写作手法

以及表达深度上的不均衡。但我并不否定自己在

诗歌创作中所走过的那段路，我坚持按自己的既定

方向去写。

我并不主张诗歌的派别和主义，那都是文艺批

评家们为自己的学术评论寻找借口而已。在近些

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中，曾有不少人想通过树标立派

来凸显自己，结果无一例成功。我还是我行我素，

在不丢失传统的基础上按我自己的方式去写，绝不

为自己的写作特意安装什么。在编辑自己的诗集

《大地的隐痛》和修改自己的长诗《逃亡者》期间，

我开始怀疑我的诗歌写作是不是有“我”存在？于

是我在自己的诗歌构建中，尽量塑造自己的诗歌形

象，一个人的诗歌形象其实就是树立自己的语言风

格。在《大地的隐痛》的结集出版中，我朝着这个方

向迈出了一些步伐，尤其在《逃亡者》的数易其稿过

程中，更为此注入了一些心思。在强化《逃亡者》思

想性的基础上，我重点在语言风格上进行了大量的

修改，修改后的《逃亡者》才有了今天的模样。我不

敢说我实现了诗歌风格的凸现，更不敢说我实现了

诗歌本质上的蜕变，但我敢说“我诗有我”。

写诗太艰难了，写出好诗难上加难。写诗既是

语言的挑战，也是思想的挑战；诗人既走进了语言

的陷阱，也陷入了思想的泥潭。你若将它当成生命

的一部分，那你就要承担苦难，当然，在担当苦难的

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你若将它当成美的追求，当

着自己的闲情逸致，那一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

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我说写作是

一种快乐。

又把话说回来，诗也并非高不可攀，它是接地

气的艺术，是语言表达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它只

是需要精准概括的语言、五彩纷呈的意象、真诚而

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和哲学的思辨，通过不同

的语言方式来实现的语言艺术。当你从内心出发，

或讴歌、或批判、或抒发激情、或宣泄痛苦、或剖析

人性、或释放爱心的时候，你一定会从中获得心灵

的平衡和审美的愉悦。难道你不认为这本身是一

件快乐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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